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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睜開眼，發現有人趴在我的身上。被子被扯下來，我裸露的雙臂都在那人的掌握之中。



更讓人難為情的是，我全身上下只穿了一條內褲，具體暴露在他的視線下。



我張大了嘴準備驚聲尖叫，而就在我驚恐的目光下，他開始給我注射，我可以感覺到針頭的刺入。



隨著冰涼的藥水注入我的身體，我的呼叫也被扼殺在了喉嚨深處。



我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，真的是一動不動，甚至肌肉抽搐一下都不行。



我試著想眨一下眼睛，結果是辦不到！



我又試著轉動一下眼球，想把自己的視線從一直盯望的天花板上移開一點，結果仍然是……



辦不到！



剛才張開的嘴巴也像是被固定了，維持它幾分鐘前的樣子。我又妄圖努力動動舌頭隨便舔點什麼，結果當然可以預料……



這個在平時最平常不過的動作，此時卻只能停留在思維中！



但是我想我還有呼吸，雖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做到的，但我的確還有思維的能力。



我徹底的「癱瘓」了！



這麼說吧，如果有人看到我現在的樣子，他們一定會以為我就是個死人！



讓他們唯一奇怪的是，這個「死人」為什麼不穿衣服？



我就這樣在床上近乎裸體的躺了一天，直到好友瑪麗在第二天一大早發現了我。



她的臉出現在我的視線中，看到我的奇怪樣子，開始並沒介意，只隨口說了一句「妳瘋了，這樣會著涼的」，但沒有答覆，她感覺有點不對勁，用手推了推我——我的身體一點也不僵硬，全身的肌肉隨著她晃動我的動作而毫無自主性的顫動。



她終於發現我的問題，大叫著跑了出去。



很快，該來的人都來了，警察、急救醫護人員……最後進來的是～法醫官！？



法醫官是個女的，她把我的身體來回的翻動了一陣，像是在搬動一個塑膠模特兒，此時的我除了聽天由命還能做什麼呢？



隨後，她把我身上唯一的遮擋脫了下來，我感覺到一個冰冷堅硬的東西插入我的下身，我想如果我可以發表意見，我會投訴這種在我看來一點也不滑稽的行為！



過了一會，那東西被她抽了出來，隨即她當眾宣佈：「諸位，我於9點05分宣佈人已經死亡。」



「她的準確死亡時間是什麼時候？」甭問，這是一個警察的聲音，雖然我看不到他的臉——我一輩子也不想看！



「這要等我們做完屍體解剖之後才能告訴你，現在，我只能推測大約是五個小時以前。」



要解剖？！！！我的內心開始狂吼：「天哪！不要，不要解剖我！！！」



女法醫繼續說著，她的聲音充滿了女性的溫柔，如果是換個環境聽她說話，我甚至有可能喜歡上她。



「至於她的死亡原因，我想也需要進一步檢查後才能確認。現在我只能說，我自己看不出任何蛛絲馬跡會導致這個健康年輕的女孩死亡。」她一邊說，一邊緩緩的合上了我的眼簾，動作是那樣的輕柔，但我從此陷入一片黑暗中。



「可憐的姑娘。」



「是啊，我是很可憐，尤其在我遇到你們之後！」我恨恨想著，心裡發酸，這時候如果能哭該多好啊！



「是啊，真替她惋惜。」這應該是那個警察的聲音。



我的內褲被重新穿上，繼而感覺幾隻戴著乳膠手套的冰涼的手把我的軀體抬起來，整個裝進了一個袋子裡，然後……「嗤啦」，這是拉上拉鏈的聲音——這是天底下最恐怖的聲音，我就這樣被他們裝進了屍體袋！不顧我一遍又一遍滴血的吶喊！



我知道自己此次奇異之旅的目的地——



這座城市的太平間！



到了地方後，我被從車上「卸」下來，擱在一副推車上，被推到一個房間裡，這應該是停屍房吧，我只能猜測，因為我被密封在袋子裡，而且我的眼睛睜不開，一切都只能跟著感覺走。



過了一會，推車停了，我感覺自己被抬起來，放在了一個冰冷的平台上——解剖台！！？？我不敢想接下來的事。



袋子的拉鏈打開了，頭頂的強光讓閉著眼睛的我也能隱約感覺到。



我努力要睜開眼睛，但它們就是那樣固執，任你竭盡全力，它自巋然不動！



袋子被人從我身上拿掉，我躺在不銹鋼平台上，透骨的冰冷從我裸露的後背蔓延到了全身。



有人用冰涼的手扒下我的內褲，並且將它從我腳上拿走，我現在完全赤裸了！



滑膩的乳膠手套像是一隻軟體動物，在我身體的各處遊走。



我的脖子下邊被人墊了塊枕木，下巴高高的翹起來。我的兩條長腿被拉直，而兩隻手被規矩的擺放在身體兩側。



天哪，哪個混蛋在擺弄我的身體？！



我被就這樣扔在那，房間的溫度已經接近冰點，當然，不會有人記得我，因為在他們眼裡，死人是不怕冷的。他們為什麼這樣冷酷！



我和曾經在這裡待過的其他屍體夥伴一樣，被人丟棄在這個陰冷的、沒有一絲生氣的、充滿消毒藥水氣味的停屍房裡，毫無希望的躺在解剖台上，我不是任何一個人，我只是一具屍體！



感覺越來越冷，可我連發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，該死的藥物，就是它讓我在這裡受罪！而這只是剛剛開始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會被殘忍的「打開」，當然，到那時連我自己都不會再對「我是一具死屍」這個論斷產生任何懷疑，看來我真的沒救了！



我的心在哭泣，但流不出一滴眼淚，朋友，你試過這種傷心的最高境界嗎？



……



我聽見驗屍官們在旁邊輕聲談論著，我還準確無誤的聽到了屍體被刀子剖開的恐怖聲音，聽見驗屍官的手在屍體裡掏出器官而發出的令人作嘔的聲音，聽起來就像有人走在泥水中。



腐臭的氣味瀰漫了整個房間，與消毒水的味道組合成了奇特的味道，這味道我一輩子都不想再聞。



「瞧，我看就是這個導致她死亡。」



「嗯，這玩意真大。」



「她生前一定遭受著平常人難以忍受的疼痛。」



「沒錯！」



隨後，一陣刺耳的「卡卡」聲，刀片在她的面骨上不斷的割，她的臉被從中間分開了。他們要檢查她的腦組織。



我清醒的體會著身邊發生的一切，這真是太可怕了！我禁不住的顫抖，當然，僅僅是心靈的顫抖，我的身體此刻還是像塊冰。



……



「喂！過來瞧這個小伙子！」



「哇塞！你給這傢伙身上開的洞足可以通過一輛卡車，哈哈！」



他們現在又在解剖一個男人。如果現在可以動，我想我肯定會大吐特吐的！



「這裡還有一個姑娘，怎麼樣，打算怎麼下手？」



他們站在我躺的檯子旁邊——終於要對我下毒手了！我心中狂喊著「不！不不！」，但我自己都知道那沒用，沒人會聽到我的心聲。



「哎呀！」一隻爬蟲一樣的手在撫摩我的肚子，現在的我完全赤裸，而那隻手就從我最羞人的地方一寸一寸的向上，摸過胸骨，又來到我的乳房，先是左邊，然後右邊！？



我知道，這是有人在我的身體上畫線，畫一個方便解剖的Y字形線！



我知道，我的生命已經危在旦夕了。



「光！」房門猛地被人撞開，又有一輛推車被人推了進來，膠皮輪子在塑膠地板上急速磨擦發出「咯吱吱」的聲音。



「緊急案件！」有人大聲說道，「這是議員的女兒，今天早上被發現，市政廳已經炸了鍋了，各方面的壓力都很大！」



「瞧這姑娘的面色，我敢打賭是死於毒品注射過量！好，我們先檢查她吧！而這個姑娘，只有等明天早晨再說了。」



於是，我的耳朵裡傳來他們解剖那個議員女兒屍體的聲音，把她切成了一塊一塊的……



再以後，下班的時間到了，傳來清洗的聲音，燈關上了。



一張薄被單蓋在了我的身體上，我暫時逃過了開膛破肚。他們總算想起來給我蓋上點什麼，要知道這裡的夜晚很冷的。



「如果不是剛才那個倒霉的女同胞，現在變成一塊一塊的就會是我了。」我胡思亂想著，度過漫漫長夜。

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聽到周圍一連串的開門聲和腳步聲，緊接著，被單被人揭開了，我知道死期到了。



一隻手抓起我的胳膊，我感覺有根針刺入我的靜脈，冰涼的液體被注射進來。然後，那人悄悄的離開了房間。



漸漸的，我驚喜的發覺冰冷僵硬的感覺正在一點一點的消退。



我努力想動動身子，當然，什麼也沒發生。但那種溫暖的感覺是實實在在的，並且越來越強烈，我強迫自己的眼皮分開，天哪，它們動了，它們真的睜開了！



隨後，我發現自己的腳趾頭也能彎曲一點了，儘管它們動的很慢，繼而是我的手指、手臂、雙腿……



就在這時，我聽到驗屍官們回來了！



他們顯然沒有發覺我身上的被單已經被人揭開了，「讓我們把昨天的事情做完吧！」



哼！這會兒你們別想把我開膛了！我用盡全身的力氣，大喊了一聲，身體用力向旁邊滾了過去，就在旁邊的被單把我的裸體裹住，我重重的摔在地上，而滿腹的委屈在這一摔之下爆發了，此時的我不斷的抽搐、哭喊、呻吟。



所有人都張大了嘴看著我，好半天才有人嘟囔了一句：「我的老天！」



嘻嘻，這就是我在死亡邊緣的經歷。



我恢復的很快，其中一個法醫給我檢查後告訴我一切正常，但是我不相信他，我發誓從此不和法醫說一句話！



「我通常不會對活人檢查，妳很走運，小姐。」他還在打趣！我沒理他。



他似乎對這難得的消遣很感興趣，繼續笑道：「我很慶幸我們昨天沒有犯錯誤，或者說你沒有給我們犯錯的機會，呵呵！」他的笑好討厭啊！



我本來已經發誓不和他們中的任何人說一句話，但是～不行，因為我突然發覺自己還光著身子！！



發現了這一點，我的臉騰的一下紅了，只好咬牙道：「我現在要回家！」



他們也發現了我的尷尬處境，趕忙借給我一件白色的寬大袍子，我懷疑這是給死人穿的，但沒辦法，誰讓自己現在一無所有呢？



他們派車把我送回了家。瑪麗見到我飄飄然鬼魂一般的走進她房間，嚇得大喊一聲就往外面跑。



司機一把拽住她，哈哈笑道：「今天真是個好日子，我接觸的都是漂亮妞！」



接下來的一天，我一直和警察打交道。



幾天後，我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信上只有一句話：「嘿，死丫頭，這回接受教訓了吧！」下面畫了個笑臉。



我反反覆覆檢查信封，但沒有什麼有價值的線索。只有一個簽名，還是不完整的，寫著R*pper，中間那個字母看不清。



如果讓我知道誰是那個壞蛋，我就…………



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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